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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距六百年，兩場疫情的信仰比較  

楊孝明  

訓道者曾言：太陽之下，決無新事。自古以來，困擾人類

的，主要是饑荒、瘟疫、貧窮和戰爭。在廿一世紀，雖然人類的

科技躍進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饑荒、瘟疫、貧窮和戰爭仍如影

隨形，緊跟著人類的腳踪。 

2019 年底出現的新冠肺炎，全球人類奮戰年多，至今仍未平

息，不禁使人想起十四世紀的黑死病。鑑古知今，究竟黑死病對

當時的社會及天主教會造成什麼的影響？ 

黑死病其實是鼠疫。黑死病在歐洲正式爆發是 1346年，但在

傳到歐洲前，已在中亞地區爆發，當時教宗克萊孟六世得到報

告，在中亞到遠東地區，已死 23,840,000 人。可惜，當時醫學界

還未發展出傳染病的概念，所以歐洲沒有預防，也不感到驚恐。

1347 年，熱那亞商船進入西西里島，已將鼠疫帶入。後經馬賽滲

至法國，傳往北非及西班牙，再傳往英國、義大利、瑞士及匈牙

利，整個歐洲失守了。最後，遠至格陵蘭也受波及。俄羅斯是最

後在 1351 才受波及。最奇怪是波希米亞，即今天的捷克地區，沒

有受感染。全球死亡人口達七千五百萬。單是歐洲估計便死了二

千多萬人，但實際上確實人數，沒有人知道。一般估計是三分一

人口。 

據前人的歷史記載，這種疫症是一種鼠疫桿菌，寄生於老鼠

或在老鼠身上的跳蚤，這些小鼠生活在輪船上，由中國開往中

亞、印度、中東而傳到歐洲。但是，近人考證，認為這疫症的源

頭不是中國，而是中亞南部某地區，隨著沙漠商隊傳播。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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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死亡率當然是令人感到恐懼的主因，另一樣使人覺得恐懼

的，是因為人們不知疫症的源頭或真相。當時的人完全沒有懷疑

熟識不過的老鼠或跳蚤，根據當時的文獻紀錄，完全沒有提及這

兩種東西。時人對傳染病的認識近於無知。 

當瘟疫嚴重到一個地步，人類的能力完全無能時，會發生什

麼情況呢？在黑死病時期，人類的恐懼，令到大家都只顧著生

存。一位方濟會修士說，連神父也不做臨終傅油及聽臨終告解，

這令到當時民眾大感絕望。在坎特伯雷，一位教士報告了英格蘭

的神父們也是這樣，「不履行職責照顧教友，不能令教徒擺脫死

亡的恐懼。」整個歐洲，都有父母拋棄孩子以及子女拋棄父母的

記錄。教宗的醫生居伊．德肖利亞克也記下了：「父親不探望兒

子，兒子也不探望父親，仁慈已死。」雖然人性冷酷佔大多數，

但在巴黎，也有修女「不怕死亡，親切溫和，謙卑恭敬地照看病

人。」新來的修女不斷接替死去的修女。在這裡，少數人閃耀人

性的光輝。 

當人們無法知道病因，也無法阻止疾病時，便產生兩種極端

反應。第一種是縱慾。當看到富人和普通人都瞬間死去，很多人

決心及時行樂以及不理會是否犯法。人們不擇手段，謀殺、施巫

術、通姦、偷盜……已經沒有了道德良心的底線。第二種人認為

瘟疫是天主的作為，為了平息天主的震怒，有城市立例禁止一切

認為是犯罪的行為，例如賭博、詛咒、酗酒。同時，亦有遊行懺

悔禮，這些禮儀有時長達三天，懺悔者披上麻衣，向四周撒灰，

哭泣，祈禱，揪頭髮，鞭打自己，高舉有聖母聖人的聖龕，祈求

憐憫。 

當時還有一個流行的做法，就是醫生們都戴一種鳥形的面

具。這叫鳥人裝。長袍塗上蠟，阻礙飛沫和血液的接觸，而鳥喙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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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則好像防毒面罩，和患者保持一個距離。中世紀的法國預言家

及醫師諾斯德拉達姆斯都以這裝束出現。 

面對大瘟疫，人們不知疾病來源，也試過用不同的方法處

理，例如不同的醫療方法，甚至巫術也運用。這情形下，出現了

恐懼、悲傷及憤怒等情緒。為何會憤怒呢？其實想深一層，就是

對天主的憤怒。因為人們認為這是天譴，是天主對人類敗壞的懲

罰。既然是天主的力量，當然不敢對天主發怒，所以便把怒氣向

別人發洩。而當時最方便發洩的族群，就是猶太人。 

所以，猶太人便被指控在眾人水井中下毒，導致黑死病的出

現。猶太人為何要這樣做？他們說猶太人想毀滅天主教，統治全

世界。另外，由於猶太人的習俗，令他們很衛生，死亡率自然

少，人們便懷疑他們。於是，在第一波瘟疫後，人們便用私刑攻

擊猶太人。最初的地區在納博訥和卡爾卡松，猶太人被人拖出自

己家門，被燒死。 

猶太教和新興的天主教存在敵意，最早可追溯至公元 70年。

羅馬人在公元 70 年毀滅了耶路撒冷聖殿，猶太人再沒有聖殿，他

們需要思考沒有聖殿後的猶太教如何生存。猶太人在雅木尼雅召

開大會，確立他們的宗教，其中一項條文便是對抗「異教徒、背

教者和自以為是的人」，這實際上是指基督徒。自此，猶太教禁

止基督徒參與猶太教的祈禱，在此之前，宗徒們有在會堂中參與

猶太祈禱。 

其後，聖史撰寫福音，便對猶太人，特別是法利塞人存有敵

視。在瑪竇福音中，作者特別說出，猶太人要為耶穌的血而付代

價。當比拉多洗手，說出自己不負這責任，猶太人大叫：「他的

血歸在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瑪 27:25) 聖史刻意寫這一段福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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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時，已過了公元 70 年。這就是說，猶太人要為基督徒的救世主

之死負責。 

後來，當天主教逃過宗教迫害，最終成為羅馬國教時，教會

便頒佈剝奪猶太人公民權的法令。金口若望將猶太人斥責為殺死

基督的人；聖奧斯定則宣佈猶太人為「被放逐者」，因為他們不

接受基督的救贖；十字軍東征前，也曾對猶太社區進行屠殺；教

宗依諾森三世於 1205 年宣佈，因謀害基督，猶太人要永世受奴

役。這位教宗其後在 1215 年頒佈法令，要猶太人配戴徽章，用以

將他們隔離；聖多瑪斯也說：既然猶太人是教會的奴隸，教會便

可剝奪他的的財產。所以，後來黑死病大爆發時，人們將怒氣發

洩在猶太人身上，便顯得很合理。 

在黑死病期間，對猶太人第一次審判在 1348年進行，在薩伏

伊羈押時，猶太人的財產全被沒收了。審訊時用了酷刑迫供，要

他們作出自己的罪及作案情況，11 名猶太人被活活燒死。這樣的

審判及認罪方式，很快便傳往別的區域，在亞爾薩斯、瑞士及德

意志地區，引發另一輪的攻擊。 

教宗克萊孟六世身在亞維農，仍在 1348 年 9 月發出一份敕

令，說這種行動的教徒是「受到那個說謊者，即魔鬼的引導」，

指控猶太人落毒、對猶太人大屠殺，是「可怕的事情」，教宗指

出，瘟疫在折磨任何人，包括猶太人。教宗要神職人員像他在亞

維農一樣，保護猶太人。但是，教宗的聲音被淹沒在眾人的邪惡

指控中。1349年 1月，在巴塞爾，有數百個猶太人被燒死。2月，

史特拉斯堡有兩千名猶太人被帶至墳場，若不皈依做基督徒的，

全被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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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久未停息，社會上終於出現一群名為「苦修者」的人，

二三百人甚至上千人，他們組成團體，由一座城市遊行至另一座

城市，裸露上身，用有刺的皮鞭打自己，用來表達懺悔，希望誘

使天主原諒人類的罪過。當鮮血流出，他們便認為可彌補人類的

邪惡，為人類贏得另一次救贖的機會。他們沿途大呼基督和聖母

的名字，呼求天主「寬恕我們」，他們自視為救贖者。而旁觀的

市民則在一起哭泣及嘆息。這些人由一個世俗的「大團長」組織

起來，每天三次遊行，團員要服從大團長的命令，不得洗澡、更

衣、睡在牀上等。後來，這些遊行被某些人指為放蕩，而這些放

蕩的行為，往往結合性和鞭苔。 

他們在德意志、法蘭德斯、皮卡第，最遠去到蘭斯。他們的

隊伍有數百支，在遊行中呼叫、鞭打自己、頌唱讚美詩，聲稱若

不是他們，基督的王國便會滅亡。而各地的居民，則以崇敬迎

接，讓他們食宿，帶兒童讓他們治療。在記載中，他們令一個兒

童復活。人們用衣物染他們的鮮血保存著，當作聖物。逐漸地，

各種人都加入遊行隊伍，包括兒童、婦女、騎士，甚至神職人員

及修女也加入。而婦女則為他們製作華麗的旗幟帶著巡遊。 

再進一步，這些團體向神父和教會發出挑戰，讓自己成為天

主與人類間的居中角色。大團長竟然聆聽人們的告解、進行赦免

或強迫人悔過。反對他們的神父，被砸石頭、被斥為反基督者。

這些苦修者，在大團長帶領下，佔領教堂、擾亂彌撒、嘲笑聖

體、搶劫聖堂。他們聲稱有能力驅走疫魔，使死人復活。同時，

這班苦修者也把暴力指向猶太人，而其他市民就跟隨著，叫喊著

要向「水井投毒者」報仇。很多猶太人遭到屠殺。 

1349 年 3 月，在沃爾姆斯的一個猶太社區，400 人在家中自

焚，他們情願自焚也不願被敵人殺死。法蘭克福也發生了這樣的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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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焚。在科隆，政府重申教宗的論點，說猶太人也死於瘟疫，但

苦修者們聚集了一大群人，繼續他們的行為。 

猶太人不斷被迫害屠殺，最後，他們選擇了自衛，用積存的

武器，殺死二百多名暴徒，但結果是招至更大的報復，瘋狂大屠

殺。1349年 8月 24日，有六千猶太人在美茵茲被殺，三千多人在

埃爾富特被殺。最後的大屠殺在 1349年 12月，安特衛普、布魯塞

爾及整個德意志地區，完全沒有猶太人生存下來。 

這一刻，教會和政府終於決定要鎮壓苦修者，地方官員關閉

城門，不准他們進城。教宗克萊孟六世在 10 月發出一封召書，號

召要遣散和拘捕苦修者。地方政府開始追捕苦修者的大團長，把

他們斬首或問吊。於是，一眾苦修者便四散逃走，「消失得無影

無蹤，突然就像他們來時一樣」、「就像深夜的幽靈或騙人的鬼

怪」。還有一些苦修者在各處遊移，要到 1357年，才徹底消失。 

在古代，任何天災，人們都會賦予信仰的意義，不會單純地

認為是細菌病毒，因為那時世人還未認識細菌病毒。所以，人們

要問，黑死病有什麼意義？是天主要警告世人離棄罪惡，痛改前

非？就像諾厄時代一樣？若真是這樣，天主的目的達不到了。因

為，瘟疫後，人們比以前更邪惡、更貪婪、更喜訴訟、更好戰，

而奇怪的是，這情況在教會中最為明顯。 

1350年，是克萊孟六世第一次訂教會不在 00年作為大赦年。

但可惜，教宗將這罪赦與金錢掛上關係，說明通過向教會奉獻金

錢，任何人可購買這教會的赦罪寶庫。當然，後來的發展人盡皆

知，就是贖罪卷了。克萊孟六世雖不是聖人，但他卻並不太壞，

教會中的神職，比起他來，可能壞得多。1351 年，這些神職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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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教宗廢除行乞修道士教團，亦即方濟會。克萊孟六世這樣憤

怒地回應： 

「你們又如何向民眾佈道？假如論及謙遜，你們本身就是世

界上最傲慢的人，自吹自擂，狂妄自大，揮金如土。假如論及貧

困，你們是如此貪婪，以致全世界的有俸聖職都滿足不了你們。

假如論及純潔——可我們將對此閉口不談，因為天主知道每個人

的所作所為以及你們中有多少人滿足了自己的色慾。」從教宗的

發言中，可知道神職在瘟疫中的反省很有限。 

更可怕的是，因為神職嚴重不足，死了很多人，故此，教會

成批地任命神父，當中不少是失去妻子和家庭的人，投身聖職是

作為避難所。這些人幾乎沒什麼文化，也許認得一些字，卻不明

白其意思。坎特伯雷大主教說這些神父「受到無饜足的貪婪影

響」，收取額外的費用，而無視人們的靈魂。 

人類，似乎還停留在純肉體的狀態，沒有進化到發現靈魂深

處的秘密。 

今天，2021 年，人們又從新冠肺炎學會了什麼？和十四世紀

不同，今天很少人認為這疫症是由天主而來的天譴。反而因為疫

症的可能源頭是武漢的海鮮市場，一些環保人士比宗教信仰的人

更熱心地指出，人類的消費模式是否應該改變？大自然的承受力

始終有限，現在是一個明顯的警告了。天主教或基督宗教方面，

比起十四世紀，今天很少人認為這是天主的懲罰，反而會認為人

類的生活習慣是否應要改變。 

在古代，疫症令人更熱中信仰，或以一種更偏激的方式表達

信仰，因為，古代人認為疾病和天主有關係。而現代人，因為醫

學發展的緣故，將疾病和天主的關係割斷了。連帶疫症，也很少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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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認為是天主懲罰人類。不過，教友們有否因為疫症而更思考生

死，改變自己的信仰行為呢？這種情況，在美國似乎較為明顯。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統計，新冠病毒

的大流行令四分之一美國人的宗教信仰更趨强化，而這現象，在

歐洲或其他亞洲地區似乎看不到。即使是香港，我們無奈下參與

網上彌撒，但人數似乎在下降中，而當有實體彌撒時，人數也不

能和以前相比，有些教友似乎選擇了網上的模式，聖堂擔憂要有

1.5 米距離，很難承載原有的人數，結果是，人數反而少了，這代

表了什麼？值得我們反思。當然，像中世紀「大團長」那些行

為，在全世界也看不到，最極端只是韓國一些基督新教，堅持以

萬計的人聚會，結果因此而爆發更大的疫情，聚會也終止了。 

兩個疫症，相距六百多年，但人們思考的模式似乎轉變了，

中間經歷了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世俗主義進入了我們的思考議

程。人們將疾病和天主的關係割斷了，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 

一方面看，應是人類的進步，不會迷信於疾病和天譴有關

係，能夠更科學地去理解身體、疾病和醫學。而且，也不會隨便

因疫情而仇視任何群體，即使早期有人想鼓動仇視華人的情緒，

也不成氣候。這是值得高興的。相比起中世紀，因應疫症與信仰

的掛鉤，所以才會出現「大團長」這種模式。 

但另一方面，人類的各方面的發展，似乎更不考慮「神」的

角度。例如基因改造、複製物種、複製人等。或是其他倫理抉

擇，例如墮胎、安樂死、人工授孕等。 

其實，今天教會並不反對科學研究或創新科學應用。但是，

在科學日新月異的同時，我們人類是否有尊重大自然，欽崇天主

在萬有之上？還是認為人類已掌握了一切，甚至可以像哲學家Holy
 S

pir
it S

em
ina

ry 
Lib

ra
ry



神思第1 2 9期 

 78  

般，宣佈「神」死了？一位天主教科學家在研究疫症病毒時，知

道病毒的出現，並不是天主的意思，但又怎樣平衡作為一位教

友，天主仍然掌管宇宙這思潮？ 

德日進神父是古生物學家，他發現北京人頭骨，通過古化

石，令他接受了物種進化的理論，但同時，德日進是非常清晰知

道，人的存在根基就是天主，進化論和天主本身並無衝突。 

比利時天體物理學家喬治．勒梅特，同時是神父，是第一位

提出宇宙大爆炸理論。但這也沒有減損勒梅特神父對天主的信

仰，天主就是宇宙的根源，科學越進步，就越能認同於天主的信

仰，因為越接近奧秘，越清楚人類的渺小。 

在疫症橫行的今天，我們又怎樣去反思自己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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